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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藏族地区的民间信仰繁多，由来复杂，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是中国民间文化、社会

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代西藏拉萨地区虽然号称“法区”，但仍然拥有多种藏传佛教之外的民间信仰，在众多的

中国藏区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其他藏区并无重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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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所谓民间宗教（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即“弥漫性的或

非专门化的中国宗教” ［１］ （１ 页）。 可以说，“中国不仅有一

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
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 ［２］ （２ 页）。 不仅中国内地存

在着民间宗教，广袤的中国藏区在藏传佛教信仰之外亦同样

存在着民间宗教。 比如近代西藏拉萨地区就存在着众多的

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如关帝崇拜、土地神崇拜等，涉及的信

众包括藏、汉等多个民族，既有藏区产生的宗教信仰也有传

自内地的宗教信仰，并且与当地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 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论著相继面世

［３］，主要涉及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间宗教体系的划分、
民间宗教与明清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宗教的田野调查

等四个方面［４］，然而，对近代中国藏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

教的研究仍显薄弱。 鉴此，本文拟对近代拉萨地区的民间信

仰与民间宗教及其产生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近代拉萨地区民间信仰与宗教坛庙

自从公元 ７ 世纪初松赞干布定都逻些（今拉萨）后，拉
萨地区逐渐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藏族文

明的象征。 从明末清初第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

以来，拉萨地区逐渐成为格鲁派的中心。 乾隆十六年（公元

１７５１ 年），清政府正式成立噶厦，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

一”制度正式确立，在中央王朝等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拉萨地

区格鲁派宗教势力不断兴盛，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藏区

的佛教昌盛之地，有“法区”之称。 现今的拉萨地区是西藏

自治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了城关区、林周、当雄、尼木、曲
水、达孜、堆龙德庆、墨竹工卡等 ８ 个县（区）。

在清代，在政教势力的支持下，拉萨城得到复兴，并逐渐

发展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城市。 随着拉萨城的发展以及中

央政府官员进入藏区，尤其自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开始，中
央政府任命的文武官员入驻拉萨，清廷在藏区各城市逐渐建

立了营汛台站，清廷倡导或默许的庙宇亦先后得以建立。 一

般来说，当时所建的相关庙宇至少包括三大庙建筑，即文庙

（孔子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稍大一点的城市所建的

庙宇建筑还包括文昌帝君庙、土地祠（即土地庙）、龙王庙、
三官庙等。 以拉萨而言，清政府在此设有粮务、游击、千总、
把总等官员，派驻有定期轮换的军队，因而拉萨地区的民间

宗教坛庙集中分布于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拉萨城之中，此
外，在拉萨各地尤其是交通线上亦有民间宗教坛庙分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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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这些寺庙在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拉萨城、各县城及交

通线上大多存在。
１．关帝庙

三国时期蜀国军事将领关羽受到了传统社会儒、佛、道
三教的推崇，历朝统治者对关羽的提倡及其对民众的广泛影

响，使得关羽崇拜从一种民间宗教转而为三教并尊的神祗。
明清时，关帝庙祀遍及天下，佛教以关羽为“大护法”，在许

多佛寺中建“伽蓝殿”，供奉关羽，称之为“伽蓝菩萨”或“伽
蓝护法”。 清代，藏传佛教大师认可关帝融入藏传佛教体系。
乾隆时期，国师、第三世章嘉·乳必多吉（１７１７—１７８６）还为

祭祀关帝撰写了仪轨文。 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广建关帝

庙，在藏区亦大力推行，当时川边的大小金川、打箭炉（康
定）以及康区（里塘、芒康、盐井、洛隆等）、卫藏（拉萨、嘉
黎）、后藏（日喀则）、藏南邻尼边境（定日、亚东）等地均建有

关帝庙。 如拉萨因“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后经“帝君显圣

除之，人始蕃息，士民奉祀，称尊号曰‘革塞结波’”，于是“汉
番僧俗奉祀惟谨”［５］（卷 ６《寺庙》）。 晚清时人说，“我朝崇奉

关圣，自国初以至今日，所在勘定边陲屡照灵异，亚洲肸蛮，
诚亘古而无俦，……开创之初，先崇报享，凛以尊亲，不得谓

非转移风气之一助”［６］（１００ 页）。 可见，清代以来，拉萨一地

关帝崇拜之盛。 在近代，拉萨地区的关帝庙有以下四座。
（１）磨盘山关帝庙

磨盘山关帝庙位于布达拉宫西面约 ５００ 米的帕玛热小

山岗（因形似而被俗称为磨盘山）上，始建于乾隆五十六年

（１７９１）。 时大将军福康安率部入藏，将侵扰后藏的廓尔喀

侵略军驱逐出境。 次年，磨盘山关帝庙落成，福康安亲撰《磨
盘山关帝庙碑》，赞扬并感谢关帝的“神佑”。 由于庙系工部

尚书、驻藏大臣松筠监建，又值康乾盛世，故磨盘山关帝庙成

为藏区诸关帝庙中“体制之最崇者”［７］（２５２ 页）。
磨盘山关帝庙现占地面积 ８００ 平方米，建筑风格为汉

式，主殿东西墙面上镶嵌着一个大砠，意在保佑建筑安然；主
殿之后为一佛堂，即文殊殿（藏语称“绛央拉康”），所用瓦当

有篆体“寿”字［８］ （３８０ 页），体现出中原建筑布局及风格。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黄慕松在拉萨“参谒关帝庙”，见“上供关

帝，旁列四像，尢门内塑马夫牵马像”，“殿内悬匾甚多，正中

为乾隆六十年驻藏大臣、工部尚书松筠所献”，“此庙现由功

德林寺派二喇嘛管理，因该寺即在山麓” ［９］ （３１１ 页）。 近几

十年来，拉萨藏族人误认为磨盘山关帝庙供奉的是格萨尔王

［１０］，因而使磨盘山关帝庙成为藏区与内地共同信奉的神

灵。 类似的情况在藏区其它地方也有出现，１９５０ 年前在昌

都城建有一座丹达神庙，供奉“丹达大王”，后来供奉神灵演

变为关羽，昌都藏族人则认为是格萨尔，成为藏汉人民“抽签

打卦的地方”［１１］（３１１ 页）。
作为拉萨地区近代以来多座关帝庙中规模、影响最大的

一座，磨盘山关帝庙既是藏汉满蒙各族人民团结抵御外来侵

略的历史见证，也是拉萨地区现存最大的民间信仰坛庙，还

是拉萨地区现存唯一的一座关帝庙。
（２）吉日关帝庙（“云南庙”）
位于拉萨市吉日居委会辖区内。 清代中期以后，一批来

自云南的皮革加工工人到了拉萨传扬皮革加工手艺，有力地

促进了西藏民间皮革手工业。 噶厦政府为了鼓励这批工匠，
拨了一块空地让他们修建了关帝庙。 从此，凡在拉萨做生意

的云南籍商人，不管其家境贫富与否，均需捐献一定数量金

钱用于这座关帝庙的扩建，由此被拉萨人称为“云南庙”。
庙中主供关帝，配供有土地神。 一直到 １９５９ 年时，该庙仍有

人烧香、叩拜［１２］（４８—４９ 页）。
（３）热木其石桥关帝庙

位于今拉萨市热木其居委会辖区内的热木其石桥。 该

关帝庙原来供有关帝像和查喜女神索吉布赤像。 小庙门楣

有汉文匾额，据云，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该庙之庙祝亦由汉族

尼姑充任。
（４）扎什城关帝庙

扎什城系清人对拉萨北郊扎什地方的称谓，这里原为流

沙荒郊，被开发为兵营，后来驻藏大臣衙门、关帝庙、三光庙、
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庙、龙王庙、万寿寺（该寺属于

汉传佛教寺庙，本文不涉及）及轿班住房等，亦先后在此建

立。
扎什城关帝庙建成于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时驻藏大

臣和琳亲撰《关帝庙碑》文，感谢关帝的“神佑”，并祈祝关帝

保佑西藏的平安。 至上世纪 ８０ 年代，该碑仍存于大昭寺院

内。
２．扎什拉康（扎什庙）
位于扎什城驻藏大臣衙门东边，系 １８ 世纪末期驻藏官

兵为高宗及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荐福祛灾而建。 根据约 ２０ 年

前文物工作者的调查，“真实扎什拉康里面的主要神祗却是

内地的神像。 进大门以后，右边是一尊土地神，过去的旧帽

上还有‘土地菩萨’四个汉字。 左边的查细拉姆乃是内地的

鸡脚神。 传说古时有一帝王，生有三个女儿，其中最美的一

个受嫉被害，后变为魔女危害一方。 于是父王砍断了她的双

脚。 然而魔女却长出魔爪（鸡脚）一双，后遂成为护法神。
很显然是清军官兵供奉的内地的神祗” ［１２］（４９ 页）。 后来，
拉萨藏族前往祭拜，遂渐在庙中另塑立扎什女神（即“查细

拉姆”）索吉布赤之像于殿中，扎什拉康也就改称扎西女神

殿。 拉萨老人都说扎什拉女神颇著灵异，在当地很有名。 此

庙在近代“供养有等身高的关云长塑像和查喜（扎什）女神

索吉布赤。 据说清朝时候每年夏季把关云长的塑像请在轿

子中，文武官员骑马列队，还有一部分人穿着古装衣服陪同

轿子转八廓街”［１２］ （５０ 页）。 此庙旧址位于今拉萨市扎细

（扎什）居委会辖区内。
３．财神庙（“才喜妙”拉康）
拉萨当地人谐音为“才喜妙”。 拉康即藏语庙的音译。

该庙旧址位于拉萨市八廓街居委会辖区内措那小巷内，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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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高，房顶为木结构屋顶，庙中供奉财神赵公明。 辛亥革

命后，拉萨兵乱，时称“水鼠年事件”（１９１２）。 财神庙在战乱

中被毁，其地盘由噶厦政府“索南列空” （城市管理机构）收
回管理。

４．门冲卓玛拉康（小庙）
该庙位于今拉萨市城关区电影院西面。 在庙的南面最

初是一座祭祀龙妖的小庙堂，称为门冲龙妖（即门隅来的龙

妖），因供奉龙妖的龙妖传说是跟随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

措从门隅来到拉萨。 之后，又在该庙北面修建了小庙，因供

奉卓玛像（救度母像）而被称为“门冲卓玛拉康”。 该庙还供

奉有关帝像、密宗事部三怙主佛像。 小庙建筑面积为一柱

（藏区传统建筑面积的计算单位，一柱约 １６ 平方米）。 一直

到 １９５９ 年时，该庙仍受人烧香、叩拜、求签。 １９５９ 年后，八廓

街木如寺始派一名僧人前往该庙主持日常宗教活动［１２］ （４９

页）。
５．丹达神庙

位于今拉萨市鲁固居委会辖区内。 拉萨当地人谐音“丹
达（神）庙”为“党大庙”，系为纪念翻越藏东夏贡拉山的清军

首领而建，其人塑像亦供养于庙中，乾隆末年受封为丹达神

［１３］。 因此拉萨、昌都、成都及康藏交通线上先后出现了丹

达神庙。 据清张其勤撰、联豫补记《炉藏道里最新考》记载：
“往来行人过必祈祷焉。 前藏亦有两庙 （指丹达庙、瓦合

庙），均入祀典，春秋致祭无或缺。”［１４］（４０２ 页）

此外，近代拉萨丹达神庙并供有关帝像。 近代时期，“常
住在拉萨城内的汉族人常到庙内烷香拜佛，逢年过节还举行

庙会，演出汉族民间戏”［１２］（５０ 页）。 在 １９１２ 年水鼠年战乱

中，该庙被毁，庙中关帝像被迁至热木其石桥长寿佛殿中供

奉。
关于拉萨丹达庙的记载不少。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

（１９０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驻藏大臣有泰在拉萨于“丹达庙、吕祖

（庙）前行礼”［１５］（３０、９１ 页）。 民国元年，政局动荡，驻藏清

军为藏军所攻，八月十四日（公历 １０ 月 ５ 日），拉萨清军“闻
丹达庙、三光庙、肃曹庙、理事府、柳夏等处同时失守” ［１６］

（１２８ 页、１２９—１３０ 页）。 在战乱中，拉萨的驻藏大臣官衙门、萧
曹庙、丹达庙、吕祖殿等逐渐废弃。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４ 日，黄慕

松在拉萨扎什城“视察前清驻藏大臣公署之旧址”时，目睹

“其东侧原有之眼（三）光庙、萧曹庙、丹达庙、吕祖殿、财神

庙、龙王庙及轿班住房，皆无从寻识。 故宫禾黍之感，能不怆

然”［９］（３３７ 页），可见当时拉萨丹达庙已废弃多时。
６．瓦合庙

瓦合神与丹达神类似，这两种崇拜的原型为清代康熙、
乾隆时代的进藏官兵，至今尚存的清代碑文《丹达山神记》、
《瓦合山神记》就是这两种民间崇拜的证据。 这二种拉萨近

代史上的民间崇拜，不仅在拉萨地区而且在川藏沿线以及拉

萨、成都等地均有流传，在近现代拉萨地区有一定影响。
７．土地庙（又称土地祠）

土地祠是祭祀土（地）神之所，土地神崇拜是世界许多

民族原始宗教中的普遍现象。 近代内地各县均有土地祠，稍
发达的县乡镇亦设有此祠。 在藏族的原始宗教中，亦有这一

观念。 藏族认为，土地神就是居住在地上的神，是土地的主

人，藏语称“典玛”，即土神之意，管理着地上生长的一切植

物，包括花、草、果树等。 在本教的《十万白龙经》中，典玛住

在须弥山顶的五宝莲花垫上［１７］（３４９ 页）。
拉萨城郊的土地庙位于今纳金乡藏热村北面山麓汉族

墓地之侧。 汉族墓地埋葬有清朝驻藏大臣下属、军人及部分

商人的骨骼。 这一土地庙似始建于清嘉庆（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后
期，根据现存《大清西竺义冢碑记》记载：甲寅年（１９１４），曾
重“塑土地神像”；１９３２ 年，拉萨“重修土地庙” ［１８］ （９１—９３、

１３３—１４０ 页）。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３ 日，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

委员长吴忠信“到汉人坟致祭”，目睹拉萨郊区汉人墓“墓前

有土地庙一所”，“则民国十一年留藏孑遗汉人醵赀所建，有
碑记，乃在地中掘出，内叙和琳、松筠创建事迹。 庙侧有土屋

一座，败瓦颓垣，以备看墓人栖止”，“今日义冢基址宏大，犹
见前代规模”［７］（２７３ 页）。

这一土地庙是当地诸汉庙中较大且有一定名望者，也是

当地汉族人民祭祀先人时往往兼祭的坛庙，并成为当地藏汉

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举行的诸种祭祀活动生动且吸引人。
这种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直到 １９５９ 年才停止。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笔者亲履其地考察，见土地庙基本形制仍存，但已颓

废严重，《大清西竺义冢碑记》石碑仍立，墙面有多种吉祥纹

饰，该地亟需维修并加保护。
此外，如前述，吉日关帝庙（“云南庙”）亦供有土地神。
８．城隍庙

城隍庙是祭城隍神（守护城池之神）的坛庙。 历代王朝

均将祀城隍列入祀典，主要目的是祈雨祈晴、禳灾、保佑风调

雨顺等。 道教以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 光绪

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夏，新任驻藏大臣有泰进藏，曾到昌都城

隍庙“瞻仰”［１５］（２９９—３１４ 页）。
拉萨的城隍庙始建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时驻藏大臣满

庆仿照内地惯例在扎什城中修建了城隍庙。 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２），德宗还赐过御书匾额，上书“西陲福佑”四字。 据拉

萨市文物工作者推测，城隍庙系与拉萨城墙同时被毁，匾额

也不知下落［１９］。
据记载，城隍庙毁于辛亥革命时。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３ 日，黄

慕松在拉萨得知扎什城内“并有城隍庙及关帝庙，辛亥事变

时，皆为藏人所毁”［９］（２９８ 页）。
９．龙王庙

近代藏区多处有龙王庙。 如在西藏昌都龙王庙修有建

筑物［２０］（９６ 页），并有设于两河相汇处的祭坛“宗那措”，每
年初夏时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之后进行泼水祈福活动。 晚

清驻藏大臣有泰进藏时，于 １９０７ 年（光绪三十三年）６ 月曾

至昌都龙王庙等处“瞻仰”［１５］（２９９—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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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有两处龙王庙：一处位于龙王潭，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驻藏大臣升泰曾奏请皇上给龙王庙和阎王庙赐匾问

题；一处位于罗布林卡凉亭侧，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黄慕松在

拉萨罗布林卡凉亭见“屋后有龙王庙”［９］（３０６ 页）。
１０．双忠祠

双忠祠旧址位于大昭寺东北， 起因于乾隆十五年

（１７５０）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在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今译居

美朗杰）之乱殉职。 二人殉职后，高宗认为“二臣协心甚苦，
而有功于国家甚大，应特建双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充
昭劝忠令典”［２１］ （２４ 页）。 次年四月，高宗诏令在拉萨通司

冈（今大昭寺北面）傅清、拉布敦殉职处建双忠祠。 乾隆五

十八年（１７９３），大将军福康安（傅清之侄子）入藏征剿廓尔

喀，特至双忠祠拜谒，并于战事结束时，下令修葺祠庙，并亲

撰《重修双忠祠碑记》，以满汉藏三体文字分别勒石塑碑，嵌
于祠内过道两壁，碑文曰：“‘能捍大患，则祀之’。 如公者，
番民虽百世祀可也。”

直到 ２０ 世纪初，双忠祠乃作为邮政用房，拉萨人习称其

地为“查康”。 到了 ８０ 年代末，《重修双忠祠碑记》 “仍嵌塑

原处，保存完好”［１９］。
清末，拉萨地区尚有观音阁、龙王庙、土地祠、关帝庙等。

辛亥革命后，由于拉萨动乱，拉萨的城隍庙、土地庙等坛庙建

筑毁于战火者不少。 之后，还有被借用为其他公共设施者。
拉萨解放后，城隍庙、土地庙等坛庙建筑，仍然发挥了临时性

的社会作用，得以保留下来。 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坛

庙建筑被拆除或废弃。
根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社会调查，１９５９ 年民主改革之前

的拉萨内拥有众多寺庙，既有代表藏文化的藏式寺院，又有

代表民间宗教的多种坛庙。 在当时拉萨城众多的寺庙中，藏
传佛教寺庙最多，拥有包括色拉寺、哲蚌寺等格鲁派的数十

座寺庙。 此外，拉萨城还有清真寺 ２ 座，至于民间宗教坛庙

尚存留关帝庙、财神庙、土地庙等数座。 至今完整者仅剩关

帝庙一座了。
二　 近代拉萨民间信仰与宗教产生的原因

第一，拉萨地区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之地，具
有民族交融、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因而在近代时期的这一

佛法昌盛之地存在着藏传佛教之外的民间宗教庙坛。
在以藏族为主体的拉萨地区，藏族是世居民族且在人数

上占有绝对优势，因而藏传佛教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宗教。 此

外，历史上还有其它民族移居及宗教传入。
拉萨并非纯粹藏族聚居之地，内地各族人民在此亦长期

生活。 来自甘、陕、青、川、滇等地的回族从元明时期就迁入

西藏地区。 回族来到拉萨，起初多为商业人口，后来逐渐定

居。 在近代，定居拉萨的回族曾垄断了拉萨城的牛羊屠宰及

零售。 回族的迁入，亦将伊斯兰教传入拉萨。 根据清代的匾

文，拉萨清真大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乾隆五十八

年（１７９３）进行了扩建。 此处离清真大寺大约 １０００ 米的西面

有一座小清真寺，建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２４］。
汉族在较早时间进入拉萨地区，较大规模则在清代中

期。 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台站，以及粮

务、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员的设立，大量军队驻扎于拉萨。
部分官兵退役后，与当地藏族通婚，或开垦荒地，或做些小生

意，逐步在当地定居，并生育子女，这些人逐渐成为了当地居

民。 现今拉萨的汉族亦部分与此相关。
２０ 世纪上半叶，数次造访拉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

（Ｃ．Ｂｅｌｌ）也不得不承认，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
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

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

国土尔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

人。 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 ［ ２２］ （ ２４２

页）。 １９３９ 年，到拉萨学习佛法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
名洛桑珍珠）看到“这时的拉萨市人口大约两万多人，包括

藏人、康巴、青海人，贺巴、蒙古人，尼泊尔人，不丹人，拉达克

人，锡金人，汉人，英国人等，真是一个人种大展览场” ［２３］

（１３８ 页）。
不断迁入拉萨戍边、经商、务农的汉、回等族移民，由于

语言、习俗等的差异，与土著及其他内地省份的移民间存在

一定的隔阂。 为了互相帮助关照，防止由于身居异乡而可能

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利用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

因素结成了具有一定凝聚力的集体组织，并使这种组织以会

馆、回乡会组织或民间宗教的形式出现，以定期聚会，联络感

情。 旅居拉萨的汉人、回族，以来自陕西、四川、云南三地为

主，此外还有宁夏、青海、甘肃、北平（北京）等地，这些人在

近代建立了数个组织，以此作为同乡、行业的议事所和联谊

组织。 以地域（原籍）划分，这些组织有“义济大会”、“忠孝

大会”、“新盛大会”、“孝义大会”、“孙祖大会”、“土地大会”
等，入会者有数十家共数百人之众。 在近代拉萨，能够满足

汉、回族人精神生活需要的，就是庙宇、清真寺。 庙宇建筑直

接与当地人的精神生活相关，是满足信仰等精神需求的重要

场所；同时，居住于近代拉萨的汉、回族在此相聚，进行社会

交际，沟通感情，交流信息，满足了人类社会交际、互相关怀

的心理需求。 所以，修建民间宗教坛庙、供奉神像、祭拜祈

禳、烧香请愿、崇信卜筮、参加庙会，就成为他们的共同需要。
第二，清朝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提倡或默许。
近代拉萨地区多神崇拜（信仰）的出现与近代中央政府

尤其是清政府的“神道设教”、大力提倡不无关系。
首先，推崇关羽崇拜及大建关帝庙，是清代统治阶级的

既定政策之一。 通过宣扬关羽，彰显其忠义，使之成为朝廷

与地方百姓共同敬慕的楷模，不仅符合清朝统治者所需要的

道德规范，而且可以教化臣民，对稳定封建统治、增强民族团

结、形成全民族共同的道德文化，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代西藏昌都民间的汉族人“喜供关公、灶王爷” ［ ２５］ （ ８

页），“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关羽” ［２６］ （３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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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关羽作为神灵，进入了藏族的藏传佛教及满族的萨满信

仰神系［２７］（４４３—４５５ 页），成为了满蒙藏汉等众多民族共同

的信仰，“不得谓非转移风气之一助”［６］（１００ 页）。
其次，中国古代传统祭祀制度规定可以祭祀符合条件

者。 如《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
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同
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因此，清朝乾隆等皇帝为

了鼓舞入藏清兵士气，将为国殉职的军人封为山神，入列祀

典，按前引多种文集的说法是“忠尽成神”（又如黄慕松所说

“以身殉职，精忠不朽”），实则符合皇帝提倡褒奖的范畴和

中国传统祭祀制度的规定。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Ｒ⁃
Ｅ Ｈｕｃ）也说：“清朝皇帝习惯于这样神化那些其一生以某种

千秋功德而名垂青史的文武官吏，大家对他们的崇拜形成了

官吏们的一种官方宗教信仰。”［２８］（６２７ 页）

所谓“官方宗教信仰”也就是“国定崇拜” （Ｓｔａｔｅ Ｃｕｌｔ）。
国外学者公认：“国定崇拜可能会给利用信仰来控制平民的

做法以合法地位，但社会管理者在摆布民众时，必定依赖官

方信仰严格范围以外的信仰舞台。”［２９］（５８１ 页）有学者在研

究民间宗教时指出，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民间供奉诸神都是

在民间普遍设祠祭祀，形成礼俗，再由地方官上奏朝廷，予以

制度化，否则便是淫神淫祠，必须禁毁”，因而，“诸神的神格

完成与提升，是民众与官方的互动结果，儒家士人与行政官

僚在其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对于民间信仰的文化生态，在
不同的时空中，形成不可忽视的作用” ［３０］ （２０２—２０３ 页）。
此言可谓近代拉萨民间诸神产生原因的最好注脚。

第三，藏区的人民经常需要面对难以克服的自然与社会

困难，这些困难、阻碍是诱发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产生的重

要原因。
中国藏区的自然条件艰苦，而自从佛教在藏区扎根之

后，宗教氛围极为浓厚。 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感到无

能为力时，往往会渴望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各

种神灵便应运而生，因此在藏区神山、圣湖之类灵异之地甚

多。 所以，当人类面对无法克服的自然力量和社会矛盾时，
必然要“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于
是“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神就被造就出来了［３１］ （２９
页）［３２］（６６７ 页），这是近代拉萨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产生

的又一原因。

尽管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战争冲突中，关帝庙等民间宗教

庙坛无不受战火影响，如瓦合庙、城隍庙等甚至被毁于战火，
个别坛庙和土地庙因距城中心稍远而受到影响较小；１９５０
年拉萨解放，文革等政治运动又一次冲击到民间宗教坛庙，
拉萨地区的民间宗教与信仰逐渐走向衰落，绝大部分坛庙至

今不复存在，导致了近代拉萨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式

微或信仰主体的转变。 然而，在近代时期，拉萨地区不同宗

教的共存、互融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有藏传佛教及其寺

庙，又有藏族的原始宗教，还有伊斯兰教及其寺庙，汉传佛

教、道教及其寺庙以及民间宗教如关羽崇拜、城隍与土地神

崇拜及其寺庙等。 虽然经过近代历史的变迁，拉萨地区的民

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坛庙现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但是，关公崇

拜等至今仍对拉萨人民的信仰习惯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即使

在号称“法区”的拉萨地区，人民的信仰习惯并非格鲁派一

统天下，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特征。 这一神灵繁多、由
来庞杂、具有汉、藏、蒙等多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宗教文

化，历经近代漫长岁月而得以传承，在拉萨民众的生活中形

成了自身独特的影响，为拉萨民众拓展生活空间提供精神支

柱，丰富了民众经济文化生活，并在参与社会教化、凝聚民族

精神、加强边疆地区内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拉
萨民间信仰作为联系各族人民关系的纽带作用得到一定的

强化，丰富了拉萨地区的文化内涵，是拉萨民间社会文化、社
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

的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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